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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解构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颠覆性的阅读视角在20世纪下半叶异军突起，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思维方

式和文学批评方法。以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为起点以颠覆“言语”与“文字”的等级关系为出发点，德

里达展开了对一切植根于形而上学传统的、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项的批判与解构。解构主义在文学批评

中的运用，彻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文学批评方法，应用广泛、影响深远。日本作家宇佐见玲

的《偶像失格》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以主人公明理(あかり)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了她在经历“偶

像塌房”后如何逐渐脱离虚幻世界，最终回归现实发现眼前的风景的成长历程。文章将用解构主义文学

批评方法从中心与边缘的瓦解、成熟与幼稚的颠覆等角度，对宇佐见铃《偶像失格》中的二元对立与文

本内在矛盾进行分析、解读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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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constructivist literary criticism emerged as a subversive reading perspectiv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completely changing people’s traditional ways of thinking and methods of lit-
erary criticism. Starting from critical logocentrism and subverting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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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speech” and “writing,” Derrida unfolds the critique and deconstruction of all hierarchical 
binary oppositions rooted in metaphysical traditions. The application of deconstructivism in liter-
ary criticism has completely changed people’s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methods, and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and far-reaching. Japanese writer Rin Usami’s “Idol, Burning” 
is a typical coming-of-age novel, with the protagonist Akari (あかり) as the first-person narrator, 
telling how she gradually left the illusory world after experiencing “idol collapse” and finally re-
turned to reality to discover the scenery in front of her. This article will use the method of decon-
structivist literary criticism to analyze, interpret, and criticize the binary opposition and the inter-
nal contradiction of the text in Rin Usami’s “Idol, Bu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ollapse of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the maturity and the childish sub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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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偶像失格》讲述了高中生山下明理从一个连季节和周围事物都看不到的多愁善感的追星少女，在

经历偶像塌房、高中辍学等一系列事件后最终发现眼前风景的成长小说。宇佐见玲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

一个脱离中心的社会边缘人物——“追星少女”的追星故事，让“追星少女”的形象和当下流行的饭圈

文化首次登入文坛，并一举获得芥川奖，可谓是边缘作家与边缘题材对文学创作中心与文学批评中心的

一次成功解构。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也叫“后结构主义”，是以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为代表的解构

主义者对结构主义的反叛，它系统地消解了解构主义者对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思想，因而被叫做

“解构主义”[1]。作为解构主义的开创者，德里达继承了海德格尔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主义的理论，

从语言学、符号学的角度大胆颠覆“言语”与“文字”的等级关系，并展开了对一切植根于形而上学传统

的、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项的批判与解构，如语言/文字、男人/女人、真理/谬误、主体/他者、主人/奴隶

等等。在这些二元对立关系中，“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等等方面统治着另

一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2]，也就是说“前者往往被认为优于后者，是两者关系的中心或第一原则，

而后者则以前者为依据，他们显然是一些从属的、负面的、消极的、第二位的”[3]。同时，德里达也指

出，要“解构这个二元对立”的基本策略“便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4]。宇

佐见玲在《偶像失格》中就对大量传统二元对立项进行颠覆或瓦解，充满了解构主义色彩。因此，用解

构主义的视角对宇佐见玲《偶像失格》进行解读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将用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

主要对《偶像失格》中“中心与边缘”、“成熟与幼稚”的二元关系的解构进行分析与解读。 

2. 角色形象的解构：成熟与幼稚的颠覆 

宇佐见玲创作的《偶像失格》是一部成长小说中的佳作，在传统观念中成长小说的中心矛盾往往包

含了成熟与幼稚这一典型范式的二元对立，这也是批评家对《偶像失格》的关注焦点，明理则是这部成

长小说中幼稚且自私的主人公。与之相对，明理的家人则承担了成长小说中被赋予成熟标签的角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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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既工作又操持家庭，父亲在海外单身赴任，姐姐聪明懂事成绩优异，似乎在整个家庭中除了明理之外

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奋斗，就像在一次争吵中姐姐怒斥明理：“看着你就觉得荒唐，就有种被否

定的感觉。我为了学习连睡觉的时间都舍不得。妈妈也是，因为失眠每天早上都头痛到想吐，却还是得

坚持去上班。你整天在追星，这一样吗？为什么这样的你都敢说什么‘在努力’?”。明理母亲全程目睹

了这场单方面的争吵却未加以阻止，反而是在事后向姐姐道歉。宇佐见玲对明理“幼稚”的特征进行了

大量诸如此类的描写，在小说中似乎所有人都对明理的“幼稚”感到无可奈何且难以接受，明理也没有

意识到自己的“幼稚”给周围人带来了怎样的困扰，只是认为“各自努力不就好了”。由此成熟的大人与

幼稚的主人公这一对立形象赫然跃于纸上，然而通过细读全文，可以发现在解构主义的视角下《偶像失

格》中成熟的长辈与幼稚的少女这一二元对立符号被彻底颠覆，取而代之的则是“幼稚的长辈”与“成

熟的少女”。 
“能够将意义掩藏在一个令人误解的符号中，这是语言的独特权力，正如我们将愤怒或憎恨掩藏在

微笑背后一样”[5]，在德·曼德解构主义文本观中，符号与语言之间的不一致乃是语言本身的特性[4]。
宇佐见玲虽然没有直接对项二元对立关系进行解构，却使用大量暗喻进行侧面描写，通过大量自相矛盾

甚至对立的语言符号与意义，暗示明理的成熟以及成人的幼稚。明理之所以沉迷追星、荒废学业、漠视

亲人并非是因为青少年的幼稚与自私，而是病理性原因，在小说中宇佐见玲多次隐晦提到明理的“异常”。

头发和指甲的生长等对于普通人来说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却让明理无法忍受，“每月剥落的子宫”更

让她感受到无法摆脱肉体的沉重，呕吐、痉挛、注意力涣散等是她从小到大不断经历的折磨，与肉体对

抗成为她从小到大最重要的任务。明理极少表露自己的情绪，甚至不允许自己哭泣，在她看来一切哭泣

是对肉体的屈服，是极其屈辱的。但看到由偶像“真幸”扮演的精灵彼得潘轻盈的身姿时，明理开始感

到沉重的肉体得到了救赎，于是她开始沉迷于“推”真幸，虽然房间乱作一团、手机里没有一张和家人

的照片，但关于“真幸”的一切都被明理仔仔细细地收集起来，幼时、少年、成人等不同时期的真幸都被

收入单独的相册，像这样“推”真幸的动力全都来源于明理希望看见真幸眼中的世界。在重温真幸扮演

彼得潘时的录像时，精灵轻盈飞舞的绿色身影再次猛烈撞击明理的内心世界，让她不禁呐喊“好想去梦

幻岛啊”，渴望摆脱因沉重的肉体、逃离压抑到快要窒息的现实世界。 
然而对于明理的不同，她的家人却任性地放任不管，直到在保健室老师的多次督促下，明理终于去

医院拿到诊断书，诊断书上排列着“两种疾病”。虽然小说中并未明确说明疾病的名称，但有不少批评

家推测明理所患的可能是包括自闭、多动等在内的发育障碍(developmental disability，日语中为“発達障

害”)。因此明理并非任性地沉迷追星故意不学习或漠视家人，而是“做不到”。班主任约谈明理时曾问

“是不喜欢学习吗？”，明理回答“做不到”，并非主观意愿上喜欢或不喜欢，而是因为做不到所以无法

学习，只有在“推”真幸时才让明理第一次感到自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某事。对于家人对明理沉迷追星、

漠视家人、幼稚自私的种种指责也是极为不合理且推卸责任的。明理并非极度自我，只是无法理解家人

对她的种种要求，在明理的世界里“追星”和“学习”是相等的，不同的是每个人的选择而已。明理甚至

是最关注家里每个人的变化的，相比姐姐只关注到母亲长了皱纹，明理则观察到了母亲长皱纹这一变化

背后隐藏着下属离职、丈夫失职、工作压力、次女辍学等一系列事件。 
不论家人对于明理如何指责，明理始终未否认自己的错误，并且从未怪罪家人为何没有让自己接受

科学治疗。但与明理相反，明理的家人看似对明理的追星行为无限包容，实则一直逃避责任，把明理的

异常全部归结为明理是自私与幼稚的。母亲很早发觉明理的异常，因此明理不用像姐姐那样回答问题就

可以被抱出浴缸，半夜在客厅单独告诉长女要多包容明理的“不一样”。然而尽管早早就意识到了明理

可能患有特殊疾病而与普通孩子不同，但身为母亲她却从未对明理进行科学干预与治疗，反而逃避似地

对明理的学习提出极高要求，企图让明理在学习方面表现如寻常孩子一样，对于明理的辍学更是无法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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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因此最后在发现明理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后选择放弃明理，让明理离开家庭去到已故外婆的家中独

立生活。父亲在指责明理中途辍学时，明理第一次向屈服于肉体流下眼泪，告诉家人自己“无法做到”，

不过父亲不仅没有关注到这是明理的求救信号，更没有反思因自己常年在海外工作而导致作为父亲的失

职，反而继续指责明理是在为自己找借口，更讽刺的是父亲自己在网络上的另一个身份也是疯狂对“推”

表达爱意的“萌大叔”。虽然姐姐因知道明理的病症态度还算温柔，但她的心底始终蔑视明理沉迷追星

的行为，也嫉妒明理被母亲“特殊”关照，所以她始终拒绝踏入明理堆满周边的房间，不愿真正走进明

理的世界。 
通过上述宇佐见玲对明理与家人之间相处模式的描写，可以发现所有角色在面对明理时的行为都非

常异常与矛盾。在解构主义者看来，文本本身包含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内容，而也正是这些内容解构了文

本的主题。“一切文本都是在包含了形而上学的传统素材的同时，又包含了颠覆这些素材的可能性”[6]。
在小说中，看似慈爱却缺席孩子成长的父亲，包容一切的母亲拒绝接受不正常的孩子，众星捧月的长姐

不愿走进妹妹的世界，每一个角色的行为都是那么的自相矛盾，每一个看似象征成熟的角色形象的却

都在如孩童般任性地逃避自己的责任，并把自己的失职全部归咎为他人的错误。与之相反，作为一直

被看作极度幼稚的主人公，明理则深知自己的异常，却从未拒绝家人对她的每一个要求而是选择努力

完成，只是最终还是因为生理疾病最终无法完成家人的种种不合理要求。既然没有办法从现实生活中

让自己的病得到治疗，明理只能选择通过“推”来自我救赎，她的一切看似极为幼稚的行为都是出于本

能的自救，只有在追星时她才能“摆脱沉重的肉体”。并且与家人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理从未把任何错

误归咎到他人身上，甚至没有追究家人没带她接受科学治疗的行为。并且，明理也并非完全沉浸于追

星的世界，同时她极为敏锐地观察到了自己周围的变化，只是生理原因让她无法共情。可即便如此，她

也努力地去当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在家中她关心家人的一切变化并努力完成家人的要求，在学校她

从不顶撞老师，即便被罚站也从不叛逆，只是因疾病无法学习。因此，明理的一切行为显然是理智、冷

静且成熟的，而长辈等原本应是权威、成熟的形象则被完全颠覆，他们的种种推卸责任、逃避问题的行

为显然是极度幼稚的。 

3. 叙事主题的解构：边缘与中心的消解 

莫迪凯·马科斯曾指出，“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痛彻心扉事件后，或改变了原

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了

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在成长小说中，仪式本身可有可无，但必须有证据显示这种变化对主人公

会产生永久的影响。”[7]因此，成长小说的传统主题是主人公的成长，作者通常围绕主人公在成长过程

中所经历的、改变其命运的重要事件展开叙述，故事核心则在于主人公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折磨后慢

慢成长并走向成熟的过程。《偶像失格》就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宇佐见玲以主人公明理(あかり)为第

一人称叙述者，讲述了她在经历“偶像塌房”后如何逐渐脱离虚幻世界，最终回归现实发现眼前的风景

的成长历程。但与传统的成长小说不同，宇佐见玲详细描写本应是成长小说的核心主题——“成长”即

主人公走向成熟的转变。在《偶像失格》的最后一幕是以明理的疯狂迷恋的“真幸”宣布结婚并退出了

娱乐界的事件结束。“我趴在地上。我想，这就是我生存的姿态。既然不适合两足行走，暂时就这样活下

去吧。”就此，明理改变了自己的生存姿态。但明理的转变并非传统成长小说以及世俗所定义的“成熟”。

与之相反，在经历种种事件后，明理选择接受自己的“异常”，并以“异常”的姿态在排斥“异常”的社

会中继续生活下去。虽然小说结尾明理结束了对真幸的疯狂迷恋，但未来或许又会出现另一位“推”再

次上演相同的故事。就此，宇佐见玲通过小说结局的悬念——明理的未来的不确定性，消解了成长小说

的中心主题——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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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宇佐见玲在《偶像失格》中构建了一个家庭、学校、社会三者交织重合的世界。“社会空

间是人际交往活动的延伸，是社会各种阶级与权力交织出的一张蛛网”，福柯“把空间看作种种关系和

权力角逐和斗争的场所”[8]。宇佐见玲聚焦当前社会中游离于家庭、恋人、朋友等社会主流人际关系之

外的社会空间——“饭圈”中粉丝与偶像的特殊关系。尽管追星文化已经席卷世界，但是往往被打上负

面标签，并不是一件值得为人称道的事情，因此更不可能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题材。但宇佐见玲认为

“世界上存在家人、恋人、朋友等多种关系，处在这种关系里的人，都会微妙地影响彼此的存在，‘推’

也在以同样的热度和存在感影响生活，所以想把它带到主题的中心”。因此，宇佐见玲选择了一个患有

多重身心障碍并沉迷追星高中生少女形象作为故事主人公。在小说中，高中生少女明理是一个游离在

家庭、学校、社会的边缘人，在家庭中，相比于从小成绩优异、懂事乖巧的优等生姐姐，明理是“什么

都做不到”的次女；在学校中，明理是书包里从不装书、不交作业的差等生，班级里沉默寡言的透明

人；在打工店中明理也因不懂“变通”而被排挤，甚至被同事戏称为“小婴儿”。也就是说，明理一直

被家人、老师、同事等成熟稳重的长辈看作一个沉迷于追星和虚幻世界的幼稚高中生，完全颠覆了社

会普遍观念中忙于学习、青春阳光的高中生形象。她缺乏自理能力，房间始终乱成一团堆满了周边与

海报，是优秀的姐姐在家中绝不踏入的地方。同时她的学习能力与社交能力也低到极致，因多次旷课

与不交作业被班主任约谈，人缘差到即便在课堂上被老师罚站，全班同学也全都忽视她只起哄另一个

“笨蛋角色”。 
由此可见，不论身处何种社会空间，明理都身处阶级的最底层，是被权力所排挤、驱逐的对象。不

过最初宇佐见玲最初并未选择明理这样的边缘人物作为主人公，而是从优秀长女的视角进行写作，创作

了《偶像失格》的初稿。不过她却始终并不觉得满意，最后决定推翻重来，放弃选择因拥有优秀品格而

处于中心地位的长女作为主人公，选择了游离在家庭、学校、社会的局外人“明理”作为主人公，并将其

塑造为虽生活于其中却被其核心所排挤、抛弃、忽略，是离这家庭、学校、社会这三种社会结构核心最

远的边缘人物。通过以边缘人物的次女视角展开叙事，宇佐见玲完成了《偶像失格》的最终创作，并成

功获得第 164 届芥川龙之介奖——日本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 

4. 结语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不仅对哲学、文学、建筑学等学科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整个后

结构主义思潮。本文从解构主义角度解读《偶像失格》，这部作品看似一部追星女孩的偶像塌房记，《偶

像失格》其中心矛盾在于成熟与幼稚的二元对立关系的颠覆。在主人公明理的家庭中，不论是父亲、母

亲还是长姐都作为成熟的象征，却任性地做出了推卸责任、逃避问题等幼稚行为，而明理则冷静、沉稳

地扮演自己作为女儿、学生、店员等角色，在家人无法拯救自己的情况下积极展开自救，直面矛盾，从

未推卸自己的责任。《偶像失格》是首部以追星为主题获得芥川龙之介奖的作品，宇佐见玲也是日本历

史上首位荣获该奖项的女大学生作家。更因为事件中宇佐见玲构建了一个社会边缘人眼中的世界，让追

星文化成为故事的核心主题的同时，也让不被主流所接受的边缘题材登上严肃文学的殿堂，创作出既是

最古典也是最新的青春物语，这是宇佐见玲对以文学性为中心的传统权威文学批评体系的一次重大颠覆。

因此，用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偶像失格》的文本，为解读小说中人物关系、人物形象及主旨

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蒋骁华. 解构主义翻译观探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 1995(4): 64-67. 

[2] 德里达. 多重立场[M]. 上海: 三联书社, 2006: 1-131.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4.125062


罗铭星 
 

 

DOI: 10.12677/wls.2024.125062 410 世界文学研究 
 

[3] 王泉, 朱岩岩. 解构主义[J]. 外国文学, 2004(3): 67-72. 

[4]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1-438. 
[5] De Man, P. (1983) Blindness and Insigh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2-34. 
[6] 盛宁. 后结构主义的批评: “文本”的解构[J]. 文艺理论与批评, 1994(2): 144-129. 
[7] Marcus, M. (1969) What Is an Initiation Story?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 221-228. 
[8] 蔡晓惠. 空间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4): 96-101.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4.125062

	解构主义视域下对宇佐见玲小说的解读
	——以《偶像失格》为例
	摘  要
	关键词
	Deconstruction Analysis: Usami Rin’s Novel
	—A Case Study of Idol, Burning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角色形象的解构：成熟与幼稚的颠覆
	3. 叙事主题的解构：边缘与中心的消解
	4. 结语
	参考文献

